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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曾多次訪港演出，並於二○○三年應邀擔任香港芭
蕾舞團客席首席舞蹈員表演《胡桃夾子》的中國國家芭蕾舞
團主要演員王啟敏，今屆香港藝術節舉行期間演出了 「中芭
」新編舞劇《牡丹亭》。

華：談談演杜麗娘的過程和感受。
敏：李六乙導演把《牡丹亭》原著歸納為舞劇的劇本，

然後跟負責舞美、音樂和編舞的人員開會，商量好一個方向
，大家再同時按這方向創作。之前排《大紅燈籠高高掛》的
時候，也是這樣分工的。這就等於費波和他們開會溝通好了
之後，他有他的理念，回來與我們幾個演員一塊兒去試動作
。記得去年（○八年）剛放完春節，初三罷，就開始排練，
每一個動作都是費波和演員們一起試出來的。

幾組主要演員全部參與排練，更按需要分工。舉例說，
我跟李俊可能負責跟費波研究劇裡最後一段雙人舞，待編排

得差不多了，便把素材動作錄影下來，讓大家看看錄像，融
合一下，接下來一起學習，這樣效率會快一些。

杜麗娘這角色，說白了就是一場夢，最初大家討論該用
什麼表現手法讓觀眾看明白這個人物，覺得挺困難的。技術
方面的問題反而不難，我們演慣古典芭蕾劇目，通過練習都
能達到動作技巧要求。

其實，杜麗娘這角色不太好編出來。我在舞台上演出時
，掌握人物的狀態還可以，但覺得舞蹈編排方面還是欠缺了
一些，有很多東西仍在磨合中。

華：《牡丹亭》自去年北京首演後，聽說作了些修改。
敏：舞美方面沒有改動，舞蹈編排方面，我們還在不斷

地揣摩怎樣用肢體來說明這個故事。來香港前，我們在澳門
和深圳搬演《牡丹亭》也在不斷地改進，覺得有哪些地方不
合適，都把它改過來。這過程得慢慢來罷，不可能一時半刻

便達到一個頂峰的。
華：費波表示，觀眾看了《牡丹亭》有說

好的，有說不好的，對創作舞劇的人而言，一
方面是鼓勵，一方面是鞭策。你同意嗎？

敏：昨天晚上（二月八日）演出後與觀眾
會面對話，有人提出，覺得遊園、驚夢之後，
杜麗娘去尋找柳夢梅，到市井去尋覓，找來找
去，好像跟平常人去找別人一樣，沒有什麼舞
蹈動作。我們可能太過注重表達人物內心的狀
態，忽略了其他的一些舞蹈動作。

接納觀眾意見再修改
我們跟費波還很年輕，經驗可能比較少，得慢慢去嘗試

。費波之前編了幾個現代舞作品去參加比賽雖然都獲獎，但
編排舞劇跟編五、六分鐘的小作品完全不一樣。聽了觀
眾的意見後，我們回去肯定要花很長時間去再次磨合，
不停去試更好的方法。剛創造出來的劇目，需要時間去
沉澱。我們不斷地換動作，有時候也感到挺枯燥的，有
點支持不住了甚至會覺得煩躁；可能過了這個時期就會

好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當然要很好地完成它。我相信
像舞劇《奧涅金》，格蘭高最初編排時，也是跟瑪茜．海蒂
一起試動作。只不過我們是後人，現在學習他的作品，那種
劇目如今已成經典。《牡丹亭》則是繼《大紅燈籠高高掛》
後又一種嘗試。

華：目前新一代的 「中芭」演員接觸國外舞者、舞團以
及編導多樣化風格的機會很多，巡演世界各地的次數頻密。
二○○八年七月， 「中芭」首次登上倫敦高文花園皇家歌劇
院舞台演出《天鵝湖》，你擔演白天鵝公主和黑天鵝的角色

。今年一月， 「中芭」更在巴黎歌劇院同時推出《希爾薇婭
》與《紅色娘子軍》兩齣長篇舞劇。你二○○四年曾獲法國
政府獎學金前赴巴黎歌劇院進行短期交流學習。每次上台，
會不會感到壓力很大？

壓力變動力效果更佳
敏：我不會給自己壓力。我屬於那種只要去演出的話，

便會盡量演好它，不會在乎在巴黎表演，於是特別特別認真
；然後到別的小地方演出，我就不認真。我沒有這種心態。
只要是演出，到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場合，無論重要不
重要，都不會特別緊張。抱着同樣的心情去演，就不會有這
麼大的壓力。

壓力其實有時候能變成動力，這樣也挺好的，大家會有
競爭。譬如說，我們去巴黎演出，感到能出去到國外表演已
很不容易啊，我們也代表自己的國家，榮譽感很強；但精神
上可能會有很大的壓力。把這壓力轉化成動力，反而效果可
能會更好。

之前我們團去了倫敦、巴黎、莫斯科，今年計劃去史圖
加特、墨爾本……等城市。中國的芭蕾舞發展得很快，現在
國外知道中國有這樣一個舞團，我們巡演的邀請多了。

華：國外觀眾的反應是否跟國內的不一樣？
敏：一般國外觀眾比中國的觀眾更專業一些。從鼓掌方

面講，人家是很熱情的；國內觀眾的掌聲相較起來很平淡。

可能有些觀眾看了演出覺得好，但是不鼓掌，看完
就走了。為此，我們團現在積極做普及工作，推出
「走進芭蕾」的活動，給大家講解怎樣去欣賞芭蕾

，慢慢地培養一批觀眾，讓他們熱愛芭蕾。
華：一九九九年北京舞蹈學院畢業後即加盟

「中芭」，不經不覺已有十年，你始終喜歡芭蕾藝術。它給
了你怎樣的回報呢？

敏：演出完了觀眾的掌聲就是我們最好的回報，說明觀
眾是認可我們的。如果跳完了，即場沒有什麼掌聲，真的覺
得很沮喪。現在我把生命裡最大的精力都放到芭蕾上面，我
們這一行體力活是挺重的，演出完了就沒有太多空餘的時間
去想別的事情，因為太疲累。

華：老一輩的舞蹈家把自己的生命專注地毫無保留地獻
給舞蹈藝術。年輕一代的演員好像傾向多元化的發展，你也
曾拍攝賣洗髮用品的廣告，往後是否打算拍電影或唱歌？

較傾向多元化發展
敏： 那 廣 告 純 屬 意 外 ， 因 之 前 參 演 羅 蘭 ． 佩 蒂

（Roland Petit）的節目巡演，日本方面想我給他們做的廣
告。拍電影和唱歌則離得有點遠。（笑）

多元化的發展會更好一些。我們年輕一代可能不會像趙
（汝蘅）團長、馮英他們那個年代一樣把芭蕾舞視作生命唯
一的部分，那麼專一啦。以前的演員生活在一個圈子裡，特
別單一，也不會宣傳自己。多元化可讓外面的人能多了解中
國的芭蕾、中國的演員，信息散播出去，大家可以互動嘛。

對我來說，現在外在的因素較以前多了，我不會把芭蕾
看成一生就是唯一的這個東西。我相信這是我的工作，我喜
歡芭蕾，肯定會盡力做好它。 劉玉華

訪 「中芭」 主要演員王啟敏

▲王啟敏演出
《海盜》

▶王啟敏覺得
杜麗娘這角色不太
好編，有很多東西
仍在磨合中

（劉玉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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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當代最具前途小提琴家之一的黃蒙
拉下月將聯同香港兒童交響樂團演出兩場 「年輕新
氣象─黃蒙拉與香港兒童交響樂團音樂會」。

在指揮葉惠康的領導下，黃蒙拉將以超凡的技
巧演奏帕格尼尼的《D大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
樂團亦會演繹德伏扎克的《狂歡節序曲》和《第九
交響曲， 「新世界」》。

音樂會於四月九日（星期四）晚上八時在香港
大會堂音樂廳及四月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八時在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黃蒙拉一九八○年出生於上海，四歲開始學習
小提琴，八歲即被上海音樂學院錄取，在俞麗拿門
下學習至今，並取得碩士學位，成為這所著名學府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師之一。

二○○二年，黃蒙拉榮獲世界頂級的第四十九
屆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金獎，並同時獲得了這
屆比賽中的帕格尼尼隨想曲演奏獎和紀念馬里奧．
羅明內里獎，震撼音樂界。

黃蒙拉曾與很多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及著名指
揮合作，○六年應邀於丹麥菲斯登堡宮為丹麥女皇

演奏，其表現得到皇室成員高度讚賞。此外，他亦於○七年在紐約
林肯中心及波士頓喬頓廳作首演。

「年輕新氣象──黃蒙拉與香港兒童交響樂團音樂會」由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為 「合家樂繽紛」系列節目之一。門票即日起
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

「合家樂繽紛」系列尚有其他節目，包括大細路劇團《校園幹
探易合一之電玩危機》、梅廣釗製作室《擊韻彩華》、香港女青中
樂團《動物世界II》音樂會、偶友街作《老人與海》、美國至激雜
耍大王《奇想創意Show》、香港愛樂民樂團《銀影迴音》音樂會
及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戲偶劇《反斗兔智鬥聰明猴》。節目查詢可電
二二六八七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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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修復《孔夫子》修復《孔夫子》修復電影節放映電影節放映電影節放映
費穆經典名作費穆經典名作 洋溢悲愴情懷洋溢悲愴情懷

【本報訊】著名導演費穆充滿個人風格的名片《孔夫
子》，於一九四○年完成後，其遺失多年的硝酸底片近年
在香港尋回。經修復後，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下月在香港
國際電影節期間放映，與觀眾一同見證修復初稿的成果。

四十年代有聲電影
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上海淪陷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歷史上稱為 「孤島
」時期的上海政治環境險惡。費穆和民華公司主持人金信
民和童振民，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和龐大的資金去拍攝《孔
夫子》。《孔夫子》是民華的創業作，影片雖沒有響噹噹
的女明星，又沒有慷慨激昂振奮人心的戲劇性，但處處透
露出悲愴的情懷，獲得文化界對該作品不斷的支持，導演
費穆的藝術執著與出品人金信民和童振民的承擔精神很有

感召力。
電影中的孔子身處衰世，先後困於奸亂，絕

糧於陳蔡，弟子死難，家人凋零，落得孑然一身
卻仍與世抗衡，節高氣傲。正如費穆自己所言，
孔子 「是一個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哲學家，
卻做了一時代的政治的犧牲。」費穆以莊重的場
面調度和典雅的畫面構圖，刻畫出浮華俗世裡孔
子那獨立而不遺世的堅執與悲涼。

這是一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的有聲電影，片
中古樂（特別是古琴）的運用克制優雅，點到即
止，令作品顯得額外骨格清奇。《孔夫子》絕不
是一套討俏的電影，在華語電影大片橫行的今天
，費穆在《孔夫子》中所表達在 「史」與 「劇」
之間的思考、對電影美學方面的探索，尤其顯得

難能可貴。在大半個世紀之後看
這部作品而仍然令人有所感動，
那是因為作品中的藝術語言傳達
了時代沉重的哀痛，又超越了時
代。

雖然《孔夫子》攝於上海，
卻原來跟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
係。一九三八年大批文化界及影
劇界人士包括金信民、演員張翼和導演
費穆等都因走避戰難、暫居香港而結緣
。《孔夫子》的拍攝念頭便是在這種情
況下孕育出來的。多年後竟又在此發現
了《孔夫子》的硝酸底片，彷彿冥冥中
注定。

修復工作舉步維艱
這次香港電影資料館讓大半世紀前

所拍的《孔夫子》再現香港，由於事隔

多年，加上資料的貧乏，修復工作舉步艱難。是次放映的
版本保存了影片發現時的情況，缺少部分聲本，有些片段
與其他主要部分分開。同場加映九分鐘尋回的零碎片段。
資料館日後會繼續根據鑑證的結果和該片的文獻資料，把
有關片段安插在影片原位上，恢復影片當年公映的面貌。

「修復經典．孔夫子」為電影資料館四月其中一個專
題，將於四月一日晚上七時十五分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放映電影《孔夫子》，該場次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協辦。電影製作人的親屬費明儀及金
聖華將在放映前與觀眾會面。另外兩個場次，則於四月十

日及四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
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放映。

為配合是次放映，資料館安排兩
場座談會。由費明儀、金聖華與資料
館修復員謝建輝和勞啟明，於四月五
日下午二時在 「一部電影的故事」中
，跟觀眾暢談電影《孔夫子》及修復
。作家古兆申、北京大學李零教授和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鄭培凱教
授則在四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主講 「《孔夫子》：從歷史談起」。
兩場座談會均在資料館電影院舉行，
免費入場。

電影節目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
發售。查詢可電二七三九二一三九。

《孔夫子》的藝術語言傳達《孔夫子》的藝術語言傳達
了時代沉重的哀痛了時代沉重的哀痛

▲ 《孔夫子》刻畫出浮華俗
世裡孔子那獨立而不遺世的堅執
與悲涼


